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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防止孩子遭性侵

近来，有关儿童遭遇性侵的新闻不断出现，这些恶性事件不断刺

激着公众的神经。 孩子对性的认知非常有限，如何培养他们的自我防

范意识呢？ 在国外一些法治国家，防止儿童遭受性侵已形成了比较完

善的体系， 就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国外是如何让孩子远离性侵的，

以资借鉴。

德国：专门网站教孩子自保

为了防止儿童遭遇性侵，德国联邦家庭、老年、妇女和青年事务部

设立了多个官网。 这些网站有的针对父母和专业人员，有的则专为儿

童设置，“相信你”就是其中之一，它专门给孩子们普及防止性侵方面

的知识。

该网站设立于

2011

年，是德国“全国预防儿童性侵行动”的一部

分。 旨在让孩子懂得用法律保护自己，不要害羞。 主要面向

8～12

岁的

孩子。 网站分为“你的权利”、“你的知识”、“你的问题”、“你的帮助”等

栏目。 在“你的知识”栏目里，有许多关于性侵防护知识。 比如，“在德

国，法律对性侵儿童的定义，不单指成人与儿童身体隐秘部位的接触，

非身体接触的行为也属于性侵，如向孩子裸露性器官，展示或与其一

同观看色情书籍、电影，拍摄和传播儿童色情片等”。 该栏目还告诉孩

子们，如果谁让你不愉快，请与咨询机构联系；如果谁硬让你做不想做

的事，要立刻报警。

孩子们还可以通过做网上练习， 看看自己的预防知识有没有达

标。 若哪项不达标，网上老师会提出建议。 遇到问题，孩子们还可以向

网上老师提问，或拨打热线电话：

08001110333

。

此外，德国书店有大量预防儿童遭遇性侵的书籍。有给家长的，也

有给孩子的，图文并茂，非常直观。 这类书籍强调：每个孩子都是独立

的个体，可以拒绝任何的身体接触。无论对象是陌生人、长辈、亲戚、朋

友、客人，还是老师或教练，孩子都有权说：“不，我不喜欢你亲近我。 ”

这与礼貌和教养无关。

北美：游戏模拟危险场景

美国“国家儿童保护网络”调查显示，

85%

以上的性侵受害儿童是

被自己认识和信任的人性骚扰的。 为了控制儿童遭受不必要的侵害，

防患于未然，北美一些地方从幼儿园开始就用游戏的方式向孩子们解

释什么是性骚扰和性侵，以及如何应对和求助。

游戏中，学校员工或老师扮演成陌生人，在不同的场景中，模仿语

言、动作、行为举止，用一些夸张幽默的方式，让孩子能对“性”有一个

基本的认识。 例如，扮演者会说：“小朋友，跟我来，我给你看一些有趣

的图片。 ”或者说：“今天的事，我们就当成秘密，不要告诉爸爸妈妈。 ”

通过这些场景变化给孩子留下深刻的印象， 今后好运用在实际生活

中。学校的场景演练让家长们十分满意，许多没办法解释清楚的细节，

孩子们通过做游戏的方式能迅速对性侵行为进行判断，找到适当的对

策。 有的父母则像教孩子简单的词汇一样，在洗澡时告诉他们身体性

器官的名称，并给出“游戏规则”：以后不能让别人触碰这些私密的位

置啊

!

为保证儿童远离性侵，美国和加拿大许多州、省还规定：

12

岁以

下儿童

24

小时不得脱离监护（因州、省而异，最小

9

岁，最大

16

岁为

“不得脱离监护线”），孩子不在校期间，家长或其委托的监护人须全程

陪同孩子， 不能让其单独活动或脱离自己的视线；

12～14

岁的青少年

可在同龄人的陪伴下单独活动，但除非有成年监护人陪同，不得在外

留宿。 这些措施也有效地减少了幼童“单独暴露”的风险。

日本：放学前发一张“提醒纸条”

日本可以说是一个色情业发达的国家。 在日本大街上情人旅馆林

立，为了保护在这种环境下成长的儿童，日本政府制定了《儿童卖春与

儿童色情禁止法》，严惩和未满

13

岁的儿童发生性行为的人。 法律能

保障的是“出事”后，那“出事”前怎么预防呢？ 日本的学校在这方面想

出了“提醒纸条”的办法。

日本从小学开始， 每个班级的班主任会定期向班级中孩子发放

“提醒纸条”。 这些纸条实际上是一张小卡片，往往在孩子们放学回家

前或在校外活动时发放。卡片上提醒孩子们回家路上不要走人烟稀少

的小道，也不要去荒凉僻静的地方玩耍；要有警觉性，一旦察觉被人跟

踪或偷拍，要逃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或到人多的地方大声呼救；遇到骚

扰和性侵害时，要马上打手机报警（日本为保证小学生安全，开发了一

种简便手机，按键很少，只要一按键便可直接拨通报警电话，或父母、

班主任的电话）。

孩子们看到这些提醒纸条后，心中就会有所警觉，放学回家的路

上会乖乖地走大路。

而且，由于近年来“教师性侵学生”的案件偶有发生，日本学校现

在基本在各处都安装了摄像头。 学校的保安人员已不再是门口的巡

防，而是在监控室对人员进出进行管理和监视。此外，日本的学校负责

人、教师代表和家长代表还组成了联络委员会，通过秘密问卷调查的

方式搜集儿童被性侵的线索，就事态采取报警或登报等方式处理。 同

时，日本教育委员会、警察局和学校设置了专用电子邮箱，接受学生和

学校的报案。

目前，日本各地区的民众还自发形成了防护网。比如，很多城市街

道会有专人帮家长们照顾每天上下学的孩子， 并将孩子的作息时间、

上下学路线固定下来，提前向孩子沿途经过的商店、加油站、超市等地

方的工作人员打好招呼。 当孩子经过这些地方时，若有事发生就立即

报警。 类似这样的“治安联防”在日本很多，形成了民间力量网在守护

着儿童。

法国：内衣覆盖的部位不能碰

法国也曾多次发生性侵儿童的丑闻， 政府和民众逐渐意识到，对

于儿童性侵行为必须以预防为先。

教育是预防儿童遭遇性侵的最有效手段。法国政府要求学校和父

母尽早开展未成年人性教育，树立正确的性保护意识。 早在

2010

年，

欧洲理事会就发动了一项名为“内衣规则”的教育项目，要求全欧洲从

事未成年人教育、司法及医疗工作的人员和相关社工接受培训，帮助

修复性侵儿童受害者的心理和身体创伤。该项目还对未成年人开展了

大型教育活动，告诉孩子：“不要让他人触摸自己的内衣覆盖的身体部

位，自己也不可以去触摸他人的这部分身体。 ”

此外，法国的中小学均设立了社会事务管理人员，帮助学生举报

性侵行为。 法国学校还张贴免费电话号码，为学生提供匿名或不匿名

举报各种犯罪行为。而且，如果未成年人受到亲友等性侵，学校则常常

成为了他们举报的第一地点，社会事务管理人员的设置则非常有利于

与学生进行交流，可以帮助学生迅速与司法机构联系。

法国法律则规定： 任何人与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或对其进行性

侵，均要受到法律的制裁。即使未成年人自己同意，成年人也将以性侵

犯罪论处；若未成年人不同意，则按强奸罪处理。 性侵犯罪可被判处

5

年有期徒刑和罚款

7.5

万欧元（约合人民币

62

万元）；强奸罪可被判

处

15

年至无期徒刑。 法国司法当局现在还对性侵犯罪人员， 特别是

“恋童癖”者进行档案跟踪与服刑期后跟踪，以防范他们重复犯罪。

生 时

几乎是在一夜之间

,

包括北京在内的多

个省市开始“拿英语开刀”了。他们或下调高

考英语分数权重

,

或提出“小学三年级前不

开设英语课”。 对于这些“改革新举措”

,

赞赏

者有之

,

忧虑者亦有之。 其实

,

你考或者不考

,

英语就在那里

,

是交流的工具

,

也是国人走向

世界的必然选择之一。

从

1862

年清政府创办京师同文馆教授

英语至今

,

英语教育在中国已经走过了

150

余年。 英语在中国一个半世纪的起落沉浮

,

几乎是中国近现代史风云变迁的一个缩影。

习洋文以图强

今天的人们如想学习英语

,

最不缺乏的

就是学习资料

,

但在一个多世纪前

,

即便是大

清帝国的皇帝要学洋文

,

想要一本英文入门

课本都非易事。

戊戌变法前

,

清光绪帝为更多了解西方

,

决定学习英语

,

却苦于找不到入门的教材。

为此有大臣专门到汇文大学寻找英文识字

书

,

恰好一位教授从美国为自己的女儿带来

一本英文识字课本

,

就送给了光绪。

坐落于崇文门的汇文大学是美国基督

教会在

1870

年创办的

,

是第一批在华传播

英语的教育机构之一。 而中国现代教育史

上

,

历史最悠久的是

1862

年创办的京师同

文馆。

经历了闭关锁国而被动挨打的屈辱后

,

清王朝认识到了解西方要从语言开始。恭亲

王奕在《奏设同文馆》中言道

:

“以外国交

涉事件必先识其性情……欲悉各国情形必

先识其文字

,

方不受人欺。 ”京师同文馆也因

此成为洋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其在

1901

年并入京师大学堂

,

即后来的北京大学。

1902

年

,

清政府颁布了 “钦定学堂章

程”

,

规定全国的中小学堂外语课以英语为

主

,

该章程于

1903

年正式实施

,

由此开启了

我国全国规模的外语课以英语为主的先河。

此后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又提出

:

“中学

堂以上各学堂必勤学洋文。今日时势不通洋

文者

,

于交涉、游历、游学无不窒碍。 ”这也成

为中国学校普遍开设英语科的起点。

在最早期的教学机构里

,

就已经出现后

被称为“浸入式”的教学方法

:

部分教会学校

全英语授课

,

学生从穿衣打扮到言行举止全

部模仿西方。而放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

背景下

,

重西学而轻国学之风更多是殖民主

义的时代烙印所致。

如位于上海的圣约翰大学

,

在

1918

年

把中文课全部改为选修

,

撤销中文部

,

所有课

程一律用英文教学。这使得该校在当时属于

西化程度最高的教会大学。曾在此就读的林

语堂回忆说

:

那时圣约翰大学是公认学英文

最好的地方。 但他也坦言

,

这所学校过分偏

重西学使得自己忽略了中文。他在自传中如

此感叹

:

“使巴勒斯坦的古都耶利哥城陷落

的约书亚将军的号角

,

我都知道

,

我却不知道

孟姜女的眼泪冲倒了一段万里长城。而我身

为大学毕业生

,

还算是中国的知识分子

,

实在

惭愧。 ”

到了上世纪

20

年代

,

随着新文化运动

的到来

,

中国教育界出现了学习西方教育的

热潮。

教育专家熊丙奇认为

,

过去

150

多年间

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

,

国人对待英语的态度

不同和当时的历史形态有关系。如在上世纪

三四十年代

,

中国很多大学采取的是全英文

授课

,

国外的教材刚出版就可以直接拿到国

内教学

,

目的是希望快速学习西方技术

,

改变

中国积弱积贫的情况。因此那时的英语教材

和英文课程

,

对于中国的人才培养和科技进

步起到了很大作用。 也正是在那个时代

,

尽

管国家面临贫困和战争

,

但也出现了西南联

大这样的学校

,

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第一外语”

在许多老一辈国人的印象中

,

他们熟知

的第一外语并非英语

,

而是俄语。 与他们对

新中国前

30

年的回忆一样

,

外语学习也一

度被赋予鲜明的政治特色。

新中国成立后

,

由于强调向前苏联学习

,

英语受到排斥

,

大部分中学只开设俄语。 这

导致的直接后果是英语人才紧缺

,

俄语人才

过剩。

1956

年

,

周总理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

召

,

指出

:

“为了实现向科学进军的计划

,

我

们必须为发展科学研究准备一切必要的条

件……必须扩大外国语的教学

,

必须扩大外

国重要书籍的翻译工作。 ”根据周总理的指

示

,1956

年起逐年扩大英、德、法等语种的招

生规模。

1964

年颁布的 《外语教育七年规划纲

要》提出

,

“在学校教育中确定英语为第一外

语

,

大力调整高等学校和中等学校开设外语

课的语种比例”。 这是首次明确英语在学校

教育中“第一外语”的地位。但随之而来的文

化大革命使包括英语在内的教育系统遭到

破坏。

直到

1977

年恢复高考

,

中国重新回到

世界舞台

,

对外交流大门被打开

,

英语才迎来

了在中国的“黄金时期”。正是在这样的背景

下

,

英国广播公司制作的《

Follow Me

》

(

《跟

我学》

)

于

1982

年在中国开播后

,

掀起第一波

学英语的狂潮。 有媒体做过统计

,

《跟我学》

节目在全国收视人群达到

1000

万

,

与当时

的电视机持有量基本持平。在那个影视作品

贫乏的年代

,

洋溢着英伦风情的《跟我学》甚

至成了一档文化娱乐节目。

步入

20

世纪

90

年代

,

人们学习英语的

手段和方式有了更多选择

,

但新的问题也出

现了

,

应试教育主导下的“全民英语”现象受

到不少诟病。 熊丙奇认为

,

过去

30

年来我国

对英语的重视

,

出现了双面的效果：一方面

,

确实促进了国家的开放。 然而同时

,

英语也

成为了一种选拔和管理人才的工具。

事实上

,

随着经济的发展

,

英语在这个国

度的角色也在悄然变化。 申奥成功后

,

北京

在

2002

年全面启动了“百万市民学外语”活

动。 同样

,

上海为迎接世博会的到来

,

也掀起

了全体市民学习英语的热潮。

有专家认为

,

如果说应试催生的英语学

习热过于功利

,

那么奥运和世博期间群众性

的学习英语热情并没有太多功利色彩

,

更多

的是民族自豪感的体现。而在向全球推广汉

语和中国文化的过程中

,

英语也成为一门重

要的辅助教学语言。

如今

,

在被网络连接更加紧密的世界

,

汉

语也正在逐渐影响着英语：“

dama

”

(

大妈

)

、

“

jiayou

”

(

加油

)

等中文拼音不断成为英文单

词。这也可以说中国在世界舞台影响力的一

种体现。 新 网

V

i s i o n

发 现

复旦大学历史学和人类学联合课题组

日前发布了关于曹操家族

DNA

研究的最

新成果。 专家表示，通过现代基因反推和古

DNA

检测的双重验证， 最终

100%

确定，曹

操家族

DNA

的

Y

染色体

SNP

突变类型为

O2*-M268

。

一代枭雄曹操生前身后不少事一直疑

点重重，复旦大学的最新成果揭开了多个曹

操的身世谜团，证明曹操既非一些史学家认

为的夏侯氏后人， 也非汉代丞相曹参的后

代，并找出了

6

支曹氏族群是最有可能的曹

操后代。

跨学科团队

寻曹操家族

DNA

2009

年， 河南省安阳市对外宣称发现

曹操墓，引起轰动，亦引发争议。 随后，复旦

大学人类遗传学实验室宣布，拟用

DNA

技

术开展对曹操家族

DNA

研究。

曹操生活在近

2000

年前 ， 寻找他的

DNA

似乎遥不可及。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

以及研究方法的不断创新，这一难题在复旦

大学遗传学和历史学专家合作下，离被攻克

又近了一大步。

此前，复旦大学生命学院现代人类学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副教授李辉，复旦大学历史

系教授、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副会长韩昇

二人已有长期的跨学科合作，他们还有一个

夙愿———用现代科技解决历史问题，如果能

通过现代人的基因反推历史著名人物的基

因，对历史研究是一个新的突破，这比找到

谁是曹操后代意义更大。

现代基因

反推

2000

年前祖先

要把曹操后人与近

2000

年前的曹操进

行“亲子鉴定”，锁定曹操的

DNA

特性尤其

重要。首先，人类学家李辉需要可靠的样本，

从而绘制出一幅遗传图谱，看看曹姓到底来

源于多少个祖先。从

2009

年起，复旦大学在

全国征集曹操后人。专家组在全国各地采集

了

79

个曹姓家族的

280

名男性和

446

个包

括夏侯、 操等姓氏男性志愿者的静脉血样

本，最终样本总量超过

1000

例。 同时，历史

学家韩昇教授则通过对上海图书馆馆藏家

谱、 民间家谱等各种历史文献的搜集分析，

找出曹操后代可能的线索。 近

3

个月里，韩

昇对全国各地

258

个曹姓家谱

(

其中

118

部

在上海图书馆

)

进行全面的梳理研究，并与

史书和地方志参照， 找到曹氏迁徙的线索。

比如曹氏各个分支的祖先以及现居住地与

历史记载上曹操后代的流向能不能相吻合

等。 经过这一步骤的研究，课题组筛选出

8

支持有家谱、经过史料分析具有一定可信性

的曹氏族群。

找到这

8

个曹氏族群后 ， 再对他们的

DNA

进行检测 。 人类

DNA

共有

30

亿个

碱基对组合成

23

对染色体和线粒体 ，男

性独有的 、 碱基对也比较稳定的

Y

染色

体是最合适的检测对象 。 经过复杂的

Y

染色体

DNA

全序列检测 ，最终发现其中

6

个家族属于

O2*-M268

的基因类型，这

6

支

O2*-M268

类型样本的祖先交会点在

1800

年至

2000

年前，这正是曹操生活的年

代。

李辉教授说：“这些家族共同检出了一

个非常罕见的染色体类型，这个比例在全国

人口中只占

5%

左右。假定他们都是仿冒的，

那么巧合概率就等于这个基因类型所占人

口比例的乘积， 也就是

5%

的

5

次方。 所以

说，他们假冒的可能性只有千万分之三。 因

此在法医学上可以认定，他们是真实的曹操

后代。 ”

曹操身世之谜

曹操是曹参后人吗？

根据现代基因和古

DNA

的双重验证，

课题组得出最终结论———

100%

确定曹操家

族

DNA

。 家谱记载为曹操直系后代的现代

8

个独立家族中，有

6

个家族的

Y

染色体为

少见的

O2*-M268

， 证明曹操

Y

染色体是

该类型。

“在这次曹操家族

DNA

的研究中，不止

一项收获， 或许可以帮助厘清更多历史问

题。 ”复旦大学魏晋史权威专家韩昇教授说，

“我们用同样的方法验证了汉代丞相曹参的

家族基因，与曹操的家族基因没有关系，从而

证明曹操是曹参后人的说法可能是伪造。 ”

曹操是从夏侯氏抱养的吗？

研究表示， 安徽亳州的曹操祖辈墓葬

“元宝坑一号墓”的遗骨

,

系曹腾弟河间相曹

鼎也属于此类型， 与现代曹操后人紧密关

联。 夏侯氏、曹参后人都不是该类型。 故此，

曹操之父来自家族内部过继，该家族并非曹

参本族。 曹操是从夏侯氏抱养的说法，经过

基因验证不可信。

操姓是曹操后代

避祸改姓而来的吗？

目前找到的曹操后人有

9

支，其中

6

支

有家谱记载，分别来自安徽绩溪、安徽舒城、

安徽亳州、江苏海门、广东徐闻、江苏盐城、

山东乳山、辽宁东港、辽宁铁岭。

据介绍，实际上总共有

8

支家谱有明确

记录的人群和另外

3

个旁支，那么为什么这

6

个基因一致的是曹操后代，其他几个类型

就没有可能吗？

李辉解释说： 首先其他类型的基因没有

关联性，而

6

支

O2*-M268

类型人群，本身

是个比较少见的基因，如果只是巧合，概率只

有千万分之三。 李辉强调， 最为重要的证据

是，经过基因全序列精确检测，他们的共同祖

先恰恰是在

1800

年前左右。

课题组专家表示，历史研究往往很难得

出

100%

正确的结论。 这

6

个曹姓家族到底

是不是曹操后代， 根据现有的多条证据链，

可能性应该在

90%

以上。相关的研究结论已

发表在去年

12

月

22

日在线出版的人类遗

传学领域的权威杂志《人类遗传学报》上，得

到国际同行的认可。而对有关操姓是曹操后

代避祸改姓而来的说法亦证明不可信。

北 晚

“被开刀”后看英语:影响国人 150 年

复旦大学公布曹操家族 DNA

一颗牙破解曹操多个身世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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